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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枞树涧村里，正生一家曾
在较长时期内显得神神秘秘的。

枞树涧村子不大，全村同一
姓氏，一个祖先开枝散叶下来
的，按理说应该都走得比较近。
但正生一家几乎不与村里人来
往，正生满头白发的老爹总是坐
在自家门前，就连正生两个儿子
小时候也不与村里小孩一起玩
耍，既不去别人家串门，更不会
邀请别人去他家。

枞树涧是个偏僻的山村，村
里人多地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村里大人都在生产
队挣工分，生产队队长、会计和
几个说话算数的，根据各人的劳
动能力评定每天的工分标准。
到了收获季节，凭工分分粮油。
正生夫妻做事不咋的，挣的工分
自然不高。每年春荒时，村里大
人们的眉头多数都是紧锁着的，
而精瘦精瘦的正生表情一如往
常——舒展得很，总是眯缝着双
眼，似笑非笑的模样。正生上有
老父母，下有两个女儿两个儿
子，家里人口算是比较多的，按
说负担还是蛮重的，但从没见过
正生家借钱借粮。

那时，村里就有议论：“正生
的父亲，当年曾在山腰的洞穴
里，挖出了不少首饰和银元。”

“是呀，怪不得正生夫妻隔
一两个月就会外出一次，每次都
说去丈母娘家，总是空着两手出
去，挑着满满一担回来。而听说
他丈母娘家的日子也过得紧巴
巴的。有人在县城金店门前碰
见过他俩，可能就是偷偷去卖首
饰和银元的。”

议论归议论，但村里人从没
举报此事。

分田到户后，正生夫妻虽然
也跟村里人一样，每天都会去田
畈地里，但谁家庄稼长得咋样，
能出产多少，村里人瞄一瞄就心
里有数，更何况正生夫妻侍弄的
庄稼长得很一般。然而，正生家
的生活在村里可谓一枝独秀，村
里人除了过年过节才会买点猪
肉，而他们却不时就能见到正生
从集镇提着猪肉回家。

“看看，人家有宝贝，不愁没
吃穿！”村里人看着正生的背影，
总免不了感叹几句，议论几句。

正生两个儿子都没读完初

中，据说先后跟着正生老婆的哥
哥“跑乡”（去外地乡下走村串
户）学镶牙去了。初中老师还来
过正生家，说正生两个儿子都是
读书的好苗子，劝正生让儿子继
续读书，但正生眯缝着眼，笑着
拒绝了。

没过一两年，村里就传出正
生两个儿子在外“跑乡”镶牙赚
了钱，后来还真在村里率先批了
地基，盖起青砖瓦房，在众多土
坯房边上，犹如鹤立鸡群。

不过，村里也有几个学了镶
牙的，回来后在一起议论，“我们
确实在外面见过正生两个儿子，
不过从没在乡下见过，只是晚上
回县城在旅馆遇到过。我们跑
上一个月也赚不到啥钱，他们总
是出去个把礼拜就回家了，鬼知
道咋赚到钱的！”

“他们每次出去赚钱，就跟
去菜园地里拣菜一样容易，哪有
这么容易赚的钱？恐怕还是他
们家的宝贝吧！他们肯定是偷
偷去外地卖宝贝的，一次不敢带
那么多，怕露白，就每次带点出
去。换了钱，在外面转两三天做
做样子就回家……”

如今的枞树涧，也和外面一
些村子的情况差不多，留守村里
的除了几位老人，只有个别人
家，大多数人已不在村里生活
了，或搬去了集镇，或在县城甚
至更远的城市买了房。这些出
去的人家，要么是打工或经商赚
了钱在外面立住了脚，要么是读
书出去了在外面扎稳了根；而正
生两个儿子都还在村里种田，孙
辈们也没啥出息。

留守村里的几位老人时常
聚在一起唠嗑，“正生看起来挺
精，但那么早把两个儿子扯出学
校门，一心想着去卖宝贝，现在
看来就是假精啊！如果让两个
儿子读书，说不定就读出来了！”

“是啊，都是宝贝给累的！
正生在世时手头不缺钱花，生活
过得不差，但总长不胖，就是心
事重了，也没能长寿啊！两个儿
子既没读到书，又没学到啥真正
的手艺，别人外出打工时，他们
又没去打工；而宝贝卖一件少一
件，总有卖光的时候。”老人们感
叹道，“他们家呀，成也宝贝，败
也宝贝啊！”

阿宝从深山老林出来，漫无
目的地走入这座现代化大都
市。他小心翼翼打量身边的一
切，觉得很新鲜很神秘。

十年前，阿宝因为偷盗被通
缉，他跑到山里躲藏，一晃多年
过去。在山里，以野果走兽果
腹，饿了喝山泉水，累了就爬树
上睡觉。几乎见不到什么人，连
话都说不利索了，身上的衣服更
是破烂不堪。他生怕人家一见
到这副怪模样，马上报警把他抓
起来。他做贼似的蹑手蹑脚，不
停躲闪，但一进到城里，他感到
更加诡异，城里人像是不会抬头
一样，根本没人抬头看他，都捧
着一部手机走路、说话。

渐渐，阿宝放开胆子，走入
了人群。他想凑到别人身边，看
下对方手里的图像，可一接近，
人家像有心灵感应一样，自动自
觉地躲开，让他永远靠近不了。
路上的汽车络绎不绝，往车里一
瞧，都是无人驾驶的自动汽车。
虽然人行横道上还有红绿灯，可
人们并不需要抬头，都能准确无
误地根据红绿灯的显示，有序过
线。街上没见到警察或管理人
员，似乎人们全部自我管理，完
全按照手机指示行动。阿宝看
了好一会，终于想明白。现在的
信息应该都导入了人手里捧着
的那部手机里，只要看着手机里
的实时动态地图，就能知道建筑
物的分布、车辆及行人的动向，
预知红绿灯的时长，不用抬头都
不会撞到障碍物。

阿宝饥肠辘辘，他已好几天
没吃东西，不然也不会从山里跑
出来。他想重操旧业，从别人兜
里摸点钱出来花花，但一直靠近
不了路人，无计可施。

“要不硬抢，或是找一个睡
着的人下手了！”阿宝心想。

环顾四周，真让他发现了一
个意外的目标。在路边的餐桌
旁，有个醉汉正在酣然大睡，外
套的口袋里露出手机的半个身
子来。阿宝大喜，悄悄走上前，
摸遍对方全身，没找到一文钱，
只好把手机掏了出来，一按之
下，屏幕显示：“指纹输入不正
确，请重试！”

阿宝并不傻，他立马抓起醉
汉的右手，把拇指放到屏幕上，
锁屏解开。一个轻盈温柔的声
线传来：“您好，请问有何吩咐？”

阿宝吞了吞口水，捏着嗓
子，吞吞吐吐地尝试道：“我……
饿了，想……吃东西。”

“好的，请问您想点哪种类
型的餐单。有中式、意式、法式、
日式……”屏幕闪动，不停在阿
宝眼前刷新。阿宝紧张地随口
说了两道菜。

“好的！请稍等片刻！”
话音刚落，就听到路边的无

人售货机里一阵响动，从里面驶
出一台自动送货机器车来，定睛
一瞧，车架上打包放着的正是阿
宝点的那两道菜。

“太神奇了！”阿宝顾不上
吃，马上又下命令道：“我还要新
衣服、新鞋子！”手机再次提供服
饰选择，阿宝点了几下，送货机
器车很快将货物送达。

阿宝一手拿着吃的，一手夹
着衣服，一脸兴奋地对手机说，

“好了，先送我回家吧。”手机得
令，立马规划路线，无人出租车
无声无息地停靠路边，自动打开
车门，提示乘客上车。阿宝跳了
上去，车子马上关门，飞驰而去。

几分钟后，阿宝到了目的地
——标注为家的地方。当然，这
个家是那位单身醉汉的住址。
阿宝在车上已让手机介绍了城
市的情况与手机的所有功能，顺
利地用手机打开了门禁，进到别
人家中。一坐定，他就狼吞虎咽
起来，尽情享用厨房里的所有东
西。吃饱喝足，阿宝决定洗个
澡，再换上干净衣服。

他边哼着小曲，边痛快地洗
起来。洗到一半，突然，他听到
房屋里传来阵阵警报声。

“坏了！”阿宝包着毛巾从浴
室窜出来，以为被人包围。

一个人都没有，警报是从那
部手机上传来。阿宝还没走近，
手机就传来警告声：“你涉嫌盗窃
他人财物，请束手就擒，如拒捕后
果自负。”阿宝尝试关机，可全无
反应，只是不停地重复着警告语。

阿宝猜测肯定是醉汉醒了
过来，以当下的科技速度，不用
一两分钟，警方肯定会出现在门
口。他想都不想，赶紧从阳台上
跳了下去。下半身只裹了条毛
巾，上半身全裸，阿宝死死地低
着头，假装也在看手机，生怕头
上的摄像头拍到他的样子。

事实上，阿宝的样子早被之
前的手机抓拍到，大头照正出现
在城里的每一部手机屏幕上，每
个人都在积极转发点赞通缉的
消息。不过，因为人人只顾着看
手机，没有人抬头察看，阿宝就
这样堂而皇之地顺利穿过人群，
逃回了深山。

酒桌上，有一人老
盯着张山看。张山不
高兴了，说，你老看我
干啥？这人尴尬地笑
笑 说 ，你 跟 陈 乡 长 长
得真像。这人还问其
他人，你们看，他像不
像陈乡长？其他人也
认 真 地 打 量 着 张 山 ，
然 后 异 口 同 声 地 说 ，
像，太像了，就像一个
模子里刻出来的。

那 会 儿 ，张 山 刚
从 广 东 打 工 回 来 ，并
不 认 识 什 么 陈 乡 长 。
但 打 那 以 后 ，张 山 就
经常遇到有人说类似
的 话 ，有 一 次 走 在 街
上 ，有 人 还 跟 他 打 招
呼 ，说 陈 乡 长 好 。 张
山觉得蛮好玩的。

一天晚上，张山跑
去了乡政府。乡长不
在，办公室是关着的，
兴许是下班了。不过，
楼下公告栏有乡里工
作人员的照片，注明了
姓名职务。陈乡长的
照片也有，小西装白衬
衣红色 领 带 ，精 神 头
十 足 ，让 张 山 有 些 自
惭形秽。

也说不清为什么，
张山跑去县里，买了小
西装白衬衣红色领带，
然后照着镜子打扮起
来。人靠衣裳马靠鞍，
这一打扮，跟照片上的
陈乡长更像了。

有一次，邻村一个
远房亲戚，为了危房改
造指标的事，跑来找张
山帮忙，问张山有没有
熟人。也是灵光一现，
张 山 突 然 有 了 主 意 。
张山说，明天我去下你
们村，跟他们说下。亲
戚满脸狐疑，你去管什
么用？张山也不敢打
保票，笑笑说，试试看
吧，没准管用。

第二天，张山穿着
小西装白衬衣打着红
色领带，骑着电瓶车去
了亲戚那个村。村委
会有两个村干部，张山
旁若无人地走了进去，
口气很硬地说，李福贵
家的危房改造，村里为
什么不报啊？两个村
干部相互看了看，其中
一个说，李福贵家不符
合条件，已经跟他说清
楚了。张山说，李福贵
的情况我了解，我看还
是符合的，你们再研究
下吧！两个村干部又
相互看了一眼，另一个
人问道，哎你谁呀？张
山慢条斯理地说，我是
谁你们不认识吗？两
个村干部便细细端详
着 张 山 ，然 后 发 现 新
大陆样，指着张山说，
你 跟 陈 乡 长 长 得 真
像 ，就 像 一 个 模 子 里
刻出来的。

一个像字，让张山
泄了气，只得老老实实
地说，我是李福贵家亲
戚，他让我来问下。

张山有些失望，不
知 道 问 题 出 在 哪 儿 。
有 一 回 ，张 山 将 这 事
跟 一 个 哥 们 说 了 ，这
哥们说，你也真是的，
乡 长 下 乡 ，哪 有 骑 电
瓶 车 的 ，哪 有 一 个 手

下都不带的。
张山恍然大悟。
张山所在的乡有

一个村，正在搞新农村
建设。哥们是邻乡的，
做些小工程，想去村里
搞些工程做，通过熟人
找了村干部，可人家不
买账。哥们动了歪脑
筋 ，让 张 山 冒 充 陈 乡
长，压压村干部。

这回，张山没有贸
然行事，事先排练了一
番，然后穿衣戴帽的，
坐着哥们的“汉腾”去
村里。哥们还带了个
小年轻，给张山拎包。
到了村里，哥们将喇叭
摁得山响，待村委会有
人出来了，张山才下了
车，哥们头前引路，小
年轻拎着包跟在后头。

村委会出来的几
个 人 中 ，有 一 个 是 村
里 的 曹 主 任 ，哥 们 先
前 通 过 熟 人 找 过 他 。
走 到 跟 前 ，哥 们 对 曹
主任说，曹主任，陈乡
长 来 视 察 工 作 ，你 们
还不欢迎？曹主任扫
了张山一眼，说，他是
陈 乡 长 ？ 开 什 么 玩
笑 ！ 哥 们 沉 声 说 ，他
不是陈乡长是谁？我
看你这村主任是不想
干了。曹主任哼了一
声 ，跟 其 中 一 个 村 干
部 说 ，给 乡 里 打 个 电
话 ，说 有 人 冒 充 陈 乡
长 。 张 山 慌 了 神 ，抬
脚想跑。还是哥们有
些道行，急忙制止道，
别别别，就开个玩笑，
曹 主 任 你 还 当 真 了 。
哥们还说，我这兄弟，
跟 陈 乡 长 长 得 像 吧 ？
曹 主 任 冷 冷 地 说 ，鼻
子 里 插 大 葱 ，跟 陈 乡
长比，差远了。

这次，把张山吓得
够呛，将“行头”塞进了
衣柜，再也不敢动歪心
思了。

转眼便入了夏，大
热的天，张山躲到村东
头 的 大 樟 树 下 歇 凉 。
临近中午，稻田上来一
伙割稻的，在樟树下吃
午饭，村里的发山叔热
情 地 给 大 家 添 饭 搛
菜。张山拉过发山叔
问，可以啊，雇这么些
人割稻。发山叔笑哈
哈地说，哪是雇的，是
陈乡长带着大伙儿来
帮我。张山来了精神，
陈 乡 长 ，哪 个 是 陈 乡
长？发山叔用嘴一呶，
就那个。张山顺眼一
看，只见席地而坐一个
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脸
晒得漆黑，正捧着一只
大芦碗大口吃饭，一边
吃一边跟边上人有说
有笑的。

张山傻愣着，喃喃
地 说 ，他 就 是 陈 乡 长
啊？

发 山 叔 说 ，他 不
是，难道你是啊？发山
看了看张山，又看了看
陈乡长，惊讶地说，嗨，
张山，你跟陈乡长长得
真像，就像一个模子里
刻出来的。

张山狠狠剜了发
山 叔 一 眼 ，没 好 气 地
说，像你个大头鬼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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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阳钻出云层，懒洋洋地洒向大地。
公园前的路口摆满了各色摊点，有

卖风筝、泡泡机、渔网等玩具的，有卖雪
糕、矿泉水、饮料的，有卖甘蔗的，有卖包
子的，还有一位姑娘在炸韭菜饼。只见
她用一双筷子在油锅内拨动着一只只翻
滚的韭菜饼，再把炸成金黄色的韭菜饼
挟到锅边铁筛上沥油。有客人光顾，她
把沾有油渍的手放到围裙上擦干净，用
竹筷往纸袋里装韭菜饼，然后把收来的
钱扔进旁边的饼干盒里。这时，一位“眼
镜”抱着一男孩路过韭菜饼摊，男孩吵着
要吃韭菜饼，“眼镜”说：“韭菜饼火气
大，别吃。长大了要好好读书，赚大钱。
别像姐姐一样，站在这里风吹雨打，一天
还赚不到一只奥特曼。”

紧接着又来了位牵着一小女孩的光
头。小女孩也要吃韭菜饼，光头瞄了眼
纸壳上歪歪扭扭的大字——韭菜饼每只
一元，从钱包里抽出一张五元纸币说：

“来五个。”
姑娘给了六个，并解释说买五送

一。小女孩咬了口油滋滋的韭菜饼，连
说好吃好吃。光头蹲下身帮小女孩擦去
嘴角的油渍，要她谢谢姐姐。这时，男孩
挣脱“眼镜”的怀抱，跑到韭菜饼摊前，吵
着要吃韭菜饼。“眼镜”跟过来，摸出一枚
一元硬币，丢在案板上。姑娘未接，并冷
冷地扔下句，十元一个。“眼镜”提高了声
音：“你抢呀。明码标价一元一个。”

姑娘跑到摊前扯下用包装绳吊住的
纸壳说：“我的韭菜饼我做主，行情看涨，
十元一个。”

“ 眼 镜 ”抱 起 赖 在 地 上 的 男 孩 ：
“宝宝，走。爸爸带你去买渔网，我们
去湖边捞鱼玩。”说完捡回硬币气哼
哼地走了。

“眼镜”牵着男孩来到湖边，用渔网
在湖边的草丛中捞鱼。这时，手机响。
他把渔网扔在地上，掏出手机边接边往
斜坡上的柳林里走去。突然，有人惊呼：

“不好，小孩落水啦。救人啊——”
听见呼救声，炸韭菜饼的姑娘丢下

手中的筷子，飞一般跑到湖边，纵身一跃
跳入湖中，像条美人鱼似的游到一沉一
浮的男孩身边，把他救上岸，并把小孩扑
在腿上弓手拍打后背，男孩“哇”地吐出
一摊水，随后“哇哇”大哭起来。刚才吃
韭菜饼的小女孩跑上前，送上纸巾说：

“姐姐好棒唷。”
顿时，围观的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

掌声。“眼镜”急慌慌拨开人群，发现姑娘
救起的是自己的孩子，有些尴尬地递上
一张毛爷爷说：“谢谢。”

姑娘把小孩放在地上，一边拧干滴
水的头发一边不屑地说：“看你像个文化
人，说出话来比大老粗还难听。我救人
就是为了这区区一百元？”

“眼镜”摸了摸身上所有的口袋低声
说，我身上只有这一百块钱。姑娘说：

“我不要你的钱，请你跟儿子说，要向炸
韭菜饼的姐姐学习，长大了做个自食其
力、有爱心的人。”

“眼镜”脸红得就像猴子的屁股，他
拉上男孩弯腰向姑娘深深地鞠了一躬。
众人散去……

一场意外事故，她失去了声音。在
她感觉暗无天日之际，他出现了。

那天，极度烦躁的她，正在公园的水
池旁拼命地踢石子。他站在不远处的一
棵大榕树下，静静地注视着她。细碎的
阳光透过叶缝，轻柔地投射到他伟岸的
身上，绚烂成点点光芒。

在她的愕然中，他比划着手势，潇洒
地向她走来。

这是她意想不到的，他竟然是聋哑
人。

只是，和她不同的是，他很阳光，很
乐观，脸上总挂着灿烂的笑容。

后来，好几次去康复中心的路上，她
都遇到了他。每一次，他都热情地比划
着手势同她打招呼。

在他的感染下，她脸上也渐渐有了
笑容。

她渐渐接受了现实。为了方便和他
交流，她认真学起了手语。

随着交往的加深，她才慢慢知晓，其
实，他留意她许久了。但根深蒂固的自

卑一直困扰着他，他只好默默上演一场
独角爱情戏。直到她出了事，与他处境
相同，他才果敢地走近她。

有了情感的慰藉，她康复得比预期
要快。只要再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她就
可以重新发出声音了。可她拒绝了手
术。理由很简单，一旦她康复了，她和他
就不再一样，他就可能重新走回那根深
蒂固的自卑中……

当听到他用充满磁性的声音叫唤她
的名字那一刻，她惊呆了。

他竟然不是聋哑人！
他只不过是在用装哑这种方式，走

近她，让处于自卑和绝望中的她和他处
于同一个高度——从而敞开心扉接纳
他，并接受他的照顾和保护……

她怀着极度复杂的心情走进了手术
室。

手术很成功。
她和他相拥而泣。
他们彼此都哽咽着说出了那刻骨铭

心的三个字……

小陆觉得自己很幸运，警
校毕业后，分配到惠州这个美
丽的城市。

同大队的老李执警三十
多年，经验非常丰富，处理的
交通事故和违章行为，从未出
过差错。他负责帮带小陆。

老李对小陆说，交警不仅
代表公平与正义，也代表警察
形象，工作不能有丝毫大意。
他从穿衣戴帽开始，处处严格
要求小陆。每次出警前，老李
先要检查小陆的着装，看腰带
系得紧不紧，帽子戴得正不
正。老李还说，违章行为对交
通安全造成的隐患非常惊人，
交警就是维持交通秩序、保障
人民生命安全的，执法必须要
严，否则就是草菅人命。你放
过别人违章，就是你自己违章。

“你放过别人违章，就是
你自己违章。”这句话深深地
烙进了小陆心里，他暗暗发
誓，绝对不能出现知法犯法的
行为。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小陆
遇到执警以来第一个重大节
日——国庆节。惠州作为全
国优秀旅游城市，重大节日游
客会剧增，加上今年国庆与中
秋巧遇，给交通带来了不小压
力。警力安排分散，老李不能
带小陆上岗了。

小陆第一次单独执行任
务，既兴奋又有点紧张。他带
上一名协警，负责值守朝京门
路口的交通。

去往西湖赏月的市民和
游客人来人往，穿梭如织。
大人手持国旗，孩子提着灯
笼，一派祥和喜庆之气。路
上的车子一辆紧接一辆，密
集如流，虽然拥挤，但都自觉
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没
有发生一起不文明行为。看
来全国文明城市的牌子真不
是吹的。

晚上十一点钟，西湖景区
的景观灯相继关闭，游客慢
慢 散 去 。 一 轮 圆 月 悬 挂 高

空，照得湖畔树影朦胧，略带
凉意的秋夜，如诗如画。小
陆舒了一口气，心想做文明
城市的交警就是爽。正得意
间，突然，从惠州大桥方向冲
下一辆小轿车，如失控的脱
缰野马，呼啸而至，差点撞上
斑马线上的行人。

这司机也忒莽撞了吧，一
定要好好教育教育他。小陆
一个箭步冲上去，示意司机打
开车窗。

车窗徐徐降下，一股浓浓
的酒味扑鼻而来。

酒驾！
驾驶员伸出头，赔着笑脸

说，警察兄弟你听我解释。
小陆说，解释啥，赶紧熄

火下车。
驾驶员没有熄火，更没有

下车，而是将后车窗降下，对
小陆说，警察同志您看看后
面。

小陆瞥一眼后排座，不禁
大吃一惊。后排座上斜靠着

一个满身是血的人，双眼紧
闭，脸色苍白，后背上插着一
根钢管，殷红的鲜血正汩汩地
往外冒。伤者的两侧坐着两
个跟他穿同样工作服的人，一
人扶着他的身子，一人用毛巾
按住伤口。

驾驶员说，这是我们公司
员工，晚上公司的人都在聚
餐，他在工地巡逻时，不小心
被工地上掉下的钢管砸中。

小陆说，伤情再危急，也
不能让你这个喝了酒的人开
车呀。

驾驶员说，公司会开车的
人都喝酒了，我是总经理，让
谁开车都不好。

总经理的话让小陆对他
产生了一丝好感，看来这是一
个有良知和负责任的老板。

小陆犯了难。眼前的伤
者伤势严重，拖延不得，毕竟
生命是第一位的。

驾驶员焦急地说，要不，
我先把病人送去中心医院，回

头我再过来接受你们的处罚
吧。求求您了！

小陆没有多想，说，看你
还算清醒，你赶紧送病人去医
院，打开双闪灯，沿途鸣喇叭，
路口注意避让行人。一定要
小心啊。

小轿车闪着耀眼的双闪
灯，鸣着急促的喇叭，急速地
朝着中心医院的方向驶去。
小陆连忙拨打了中心医院的
急救电话，提醒医院急诊科做
好接诊准备。

车子走远了，已听不到喇
叭声，小陆的心情终于平复了
下来。

一旁的协警提醒他说，你
刚刚放走的这个酒驾，可是我
们大队的第一例呢。

小陆猛然醒悟，看着面前
静静矗立的朝京门，不知该怎
么办。稍后，他掏出手机，拨
打了大队长的电话，说，大队
长，刚才我自己违章了，愿意
接受组织处分。

爱
无
言
，情
无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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